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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一场罕见的大风雪让
家里的茅草房倒塌，父亲决定在原
址重新盖房。

在农村，盖房是头等大事。俺
村用“抻得腰筋直咔嚓”这句话来
形容盖房的不易。还有一句顺口
溜：“盖房盖房，累断脊梁，外加一
腚两肋巴饥荒。”

当时盖不起瓦房，只能盖土坯
房，因此砖瓦及水泥这一头是省
了，但盖房还需要木头，而木头最
贵。家里没钱，去哪里弄木头？父
亲将主意打到楸木板材身上。爷
爷因当年无力给父亲盖房，分家时
便将那些老辈留下的楸木作为补
偿分给了父亲。在当时的胶东农
村，楸木是很值钱的物件，家里有
楸木，就相当于有了资本。父亲决
定用“以货易货”的方法，把盖房所
需的木料凑齐。

我们那儿盖房有个俗语：“枣
木柱，榆木梁，椿木大了好盖房。”
父亲先把楸木拉到集上，换到了榆
木梁。“榆木落梁”之所以在我们那
儿特别讲究，不光因为榆木耐腐
蚀，质地坚硬，是主梁的不二选
择，也是因榆木梁谐了“余粮”的
音，可以讨个彩头。父亲又用楸
木换了些国槐和臭椿，它们亦属
盖房的上选木材，特别是臭椿，素
有“树王”之称，用它当椽子，不光
耐虫蛀，不怕风吹日晒，更有镇宅
驱邪的说道。父亲还“大开杀戒”，
伐了家中年年结果的大柿树，做了
顶梁柱。

对农村人来说，动钱如同要
命。讲实在话，当时农村人也无钱
可动，但出力行，也舍得出力。地
基需要石头，当时的农业社白天集
体出工，父亲就利用晚上，把原来
地基里的石头抠出来，重新归拢起
来，常常忙活到深更半夜，第二天
照样不耽误集体出工。石头仍不
够，离我们村七八里地有条季节
河，每年发洪水时都会从山里冲下
来不少石头。那个冬天，父亲顶着
凛冽的寒风去拉石头，这一冬活计
使父亲手脚都开裂了，起了冻疮，
腰也在一次拉石头时摔出了毛病。

土坯，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
墼，墼的作用和砖块相当。在我们
村称打墼为“脱墼”。父亲脱墼多
半是在晌午头，因为此时社员回家
吃饭。父亲光着上身，只穿一件裤
衩，大部分时间都弯着腰干，先用
锨和泥，泥固还要添水浸湿，用锨
铲碎。等和好泥，放到墼模子里，
再用瓦刀快速把四周抹平，方才把
墼脱出来，此时才能直起腰来。如
此大的劳动强度，再加上毒日头当
头炙烤，父亲脸上、脖子上、前胸后
背，汗珠点点往下淌。母亲心疼父
亲，有时带姐姐过来帮助，父亲只
让她们干点边边角角的活儿。一
天活儿下来，父亲累得连上炕的劲
儿都没有。那一阶段，胖乎乎的父
亲掉了至少30斤肉，脸上只剩下两
个突兀的颧骨，村里人见了说：“寿
荣，肉得擞没了，瘦脱裆了。”

其他还有一些繁杂的事，例如
苫房的高粱秸和麦秸草等，这等事
也不能马虎，因为这关系到房子是
否漏雨。高粱秸也叫秫秸，要挑长
短大小差不多的，并用铡刀切整
齐，再用麻绳将其编成箔箖。麦秸
草也不能拿来就用，要挑整壮麦
草，把杂草和碎草仔细挑出来，用
铡刀把细小的部分切下来，捆成个
儿备用。做这些事，都是依靠村子
里会编织手艺的人，他们是免费帮
忙的，当然，他们家有事情时，父亲
同样要去帮忙，还这个人情的。

盖房还有两个人要提一下。
一个是三叔，三叔是最不可或缺的
人物。他与父亲论起来虽已出了
五服，但他俩从小一起长大，不是
兄弟胜似兄弟。三叔木瓦工都通
晓，这次盖房，从设计到备料，实际
都是三叔为父亲谋划的，他是盖房
的总指挥。我一辈子忘不了三叔，
那个瘦削英俊、带有几分自来笑的
中年男人。另一个是三叔的儿子，
乳名叫碾子，当年24岁。他虽五官
与三叔长得相似，但遗憾的是脖子
短，头矗矗在肩膀上，像极了三婶，
这个缺点一下把他打入丑男堆里
了。不过你别看人身材一般，但小
伙心眼好，和三叔一样实在。从我

家要盖房，他就没闲着，搬石头、运
木料、打墼和运墼等一些累活，他
都没少跟着忙活。碾子曾让三叔
向我父母提过亲，想与我姐姐搞恋
爱。但他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姐
姐对他不来电。虽亲事没成，但并
未影响两家关系，父亲与三叔古稀
之年还走动。

房子是在秋后动工的。打地
基、砌墙，基本是一条鞭的活，说话
间，房屋主体便成型了，到了盖房
最重要的环节——上梁。

上梁由于是空中作业，有危险
性，年岁大、腿脚不利索的人一般
在下面，碾子等一些年轻人在房
上。人们把梁椽用绳索捆好，其
中主梁最为显眼，系着红布，并贴
上“上梁大吉”的红纸。起先三叔
在底下指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
梁歪”，到了关键时刻，还真怕这
些孩子出个什么差错。三叔三步
两步蹿上了房，用眼瞅，用尺量，
把正梁安得分毫不差。妈妈和姐
姐用了两天时间，蒸了不少饽饽，
由于是今年刚推的麦子做的，老
远就能闻到饽饽散发的香味。三
叔首先把大圣虫摆放在主梁上。
扬小饽饽由碾子来干。他坐在梁
上，嘴里一边念叨些吉庆话，一边
把点着红碘的小饽饽从篓子里拿
出来，哪儿人多往哪儿扔。他手
刚一扬，人就往手扬的方向跑，抢
到的人高兴地叫起来，没抢到的也
觉得欢喜。

接着是往房上放箔箖，箔箖上
面还须抹上一层掺了麦碎的黄壤
泥，然后才是铺麦秸草。铺麦秸草
时屋檐处要放个木挡板，防止麦秸
草不齐或下滑，一层一层向上铺。
三叔一边铺，一边用木板子拍打
着，以使麦秸草尽可能密实、厚薄
一致。风雨天中，村里常发生漏雨
或屋顶被大风掀翻的事情，男人们
往往冒险爬到屋顶捆绳索。但我
们盖的新房从没发生这些糟心事，
应该说三叔功不可没。

除了力气，都是山里地里出产
的东西，父亲没拉饥荒就盖起了三
间草房，算是一个奇迹。

“苏不轧（亲），曲不断（亲）”是流传在莱山区
解甲庄街道西解村老百姓中的一句坊间俗语。
这句俗语演绎的是旧时李氏家族联姻通亲中的
乡风古韵。

西解村是尚书故里，因走出了清工部尚书李
永绍而蜚声遐迩。西解是科举文化、耕读文化村，
因科考致仕人数众多闻名胶东。西解李氏家族

“祖籍出于滇南厥后徙居宁海”（《李氏族谱》），明
朝嘉靖年间由宁海州（今牟平）西门里迁徙至西解
村定居。西解李氏家族薪火相传五百年，成为清
代登州府“望族”之一。

“苏不轧，曲不断”这句话中，轧，指轧亲，即结
亲；断，指断亲。这句俗语通俗的解析就是，李氏
家族人不和苏姓通婚，但和曲姓姻亲众多。

对于这句俗话的来历和文化现象，李氏族人、
第七版《李氏族谱》编修李玉平老师解析说，族人
不与苏姓结亲的说法溯源，既有旧时“门当户对”
的门第旧俗，更有家族恩怨纠葛。他小时候曾听
祖父讲，很久以前，李氏家族曾与苏姓家族打过一
场官司，结下梁子，心存芥蒂。气愤难平的李家尊
长立下了“子孙不得与苏姓通婚”的家规。这个家
规虽然只是口头传承，没有写进谱书，但是李氏后
人谨遵祖训，不与苏姓结亲。此外，说到门第，在
当时的牟平，苏姓是平常人家，家世的确无法与李
家相比。

正如李玉平老师所言，翻开洋洋洒洒的《李氏
族谱》，民国以前的族人婚配记载中，果然不见苏
姓踪影，而曲姓则俯拾即是。比如，李初妍之妻曲
氏是“州南潘家庄讳潮孙女”；李初妍之孙李永绍
原配夫人20岁去世后，继配夫人曲氏是“东关增生
讳圣璘女，顺治丙戌进士任湖北汉阳知县讳圣凝
侄女”；太学士、诰封朝议大夫李九龄“娶曲氏鲍家
泊”；驰赠儒林郎李岳龄“娶曲氏下车门”，不胜枚
举。现存于解甲庄街道办事处政府大街的“贞节
牌坊”，就是清代朝廷表彰李钧之妻、李九龄之母
曲氏高茂品行而建造的。

那么，李氏家族究竟为什么和曲氏家谱通婚
结亲这么频繁，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两家门户
相当。

曲姓是牟平望族大户。据民国时期宋宪章
版《牟平县志》记载：“本县遭金末之乱，土著旧
户，十不存一，故问其民族，多系元明后新迁来
者。查现今户籍，本县曲姓，据查系明时先后由黄
县迁来。”

在牟平历史上，曲姓人才辈出，仅清代就出过
六位进士，分别是：曲圣凝、曲橚、曲廷谏、曲永文、
曲芝圃、曲卓新。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年创修的
牟平旧书院，其学田就是曲圣凝所捐施，“民初清
丈，实有熟荒山三千余田”。（民国版《牟平县志》）

由此而言，李、曲两姓通婚结亲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

李氏家族虽然与苏姓不通婚，但也并非老死
不相往来。仅举一例，李家的家族墓地西老茔，位
于金斗山下，李家人雇佣苏、徐两姓为其看茔。有
一年，境内大山后村有一李姓人自恃和李家沾点
关系，又知道李、苏两姓素有矛盾，于是跑到李家
茔，在苏家人开荒种植的庄稼里肆意践踏，百般辱
骂。苏姓人敢怒不敢言。后来，李氏族人获悉此
情，立即派人登门讨公道，并言明：“两家虽有间
隙，但不能逞强凌弱。”并且态度强硬，逼迫那人向
苏姓人赔礼道歉，取得谅解。从此，再也没有人找
苏姓人的麻烦。

“苏不轧，曲不断”，是坊间旧事，是时代产
物。如今，社会进步，观念更新，李、苏两姓早已摒
弃了不通婚的陈规陋习。西解村中李姓已经有不
少人和苏姓结为连理，他们琴瑟和鸣，夫唱妇随，
过着美满幸福、红红火火的小日子。

在芝罘区西牟社区（原西牟村）
北面，大约两里地之外的地方，住着
五六户人家，这个小小的地方被称
作“珠家井”。是不是这三个字并
无从考究，但我听过一个传说，和
这三个字还是很贴合的。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这五
六户人家曾拥有五六眼水井，水质
非常清澈甘甜，村里一些人常到这
里取水回家，用这里的水做豆腐
味道更鲜美，泡茶也更醇香可口。

“珠家井”地名的由来，并不是

因为这五六眼水井，而是来自一个
传说。

传说在古时候朝廷里有位赃
官姓珠，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搜
刮百姓，家里的珠宝堆积如山。
后来东窗事发，提前得到消息的
他立即带上所有的珠宝和家人逃
离京城。

珠某逃到此地时，后面的追兵
已近。珠宝背着太重，珠某无奈，
下令就地挖一个大坑，将所有的珠
宝都藏在里面并掩盖好，随后仓促

逃离。
多年后，珠某的后人来到这

里，想把珠宝取回，但因埋藏珠宝
时太仓促，珠某忘了留下标记，所
以他的后人几经辗转，也无法找到
当时挖的大坑，只是在大体符合的
位置发现了五六眼水井，这些井里
打上来的水水质清澈，甘甜爽口。

后来，这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谁能找到珠家井，能换山东一
个省。从那时起，此地就有了“珠
家井”这个地名。

乡村记忆

盖房记
滕洪珺

谁能找到珠家井 能换山东一个省
曲礼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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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不轧 曲不断
李镇


